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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星堆文化在其繁荣时期可能曾是一个以祭祀活动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
家思想和组织统一的神权国家，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文化类
型。以青铜神坛和雕像礼器为理想形式，以大型神庙为中心场所，以各种祭祀坑为最
终结果，共同构成其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坛、庙、坑”就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文明
因素的一套典型“组合”。“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内因；“过度
消耗”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早期丝绸之路”是三星堆
文化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元一体”是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定位。“如
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关键词：三星堆；神坛；神庙；祭祀坑

Abstract：During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Sanxingdui culture, it might have been a 
theocracy with sacrificial activities as a symbol of national authority and an important form of 
maintaining the unity of national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t was an organic component and an 
important type of th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appearance of "altars" 
of various forms and numerous bronze statues of gods, human figures, mystical beasts and artifacts 
represented the ideal form when the ancient people of Sanxingdui carried out a large number of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nd reflected that holding various sacrificial activities had become the norm 
at that time. The "temple", which was gradually built and continuously expanded to keep sacrificial 
offerings and hold rituals, became the central place for regular sacrificial activities and management 
functions in the theocracy of Sanxingdui, forming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whole 
state. A special custom was formed to bury the sacrificial artifacts in pits after the rituals, as a 
symbol that they were sent to heaven and the divine realm, in order to express their respect and 
dedication to the ancestors and gods of heaven and earth. With the thriving of sacrificial activities 
at Sanxingdui, its basic structure came into being which was constituted by altar, temple and 
sacrificial pits. In general, being a theocracy is the main internal cause of the miraculous attributes 
of Sanxingdui culture; excessive consumption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its rapid decline and 
formation of large sacrificial pits; the early Silk Road is the external reason for the rich variety 
of Sanxingdui culture. "Unity in diversity" i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Sanxingdui cultur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out an in-depth study of Ba-Shu culture, the panorama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nnot be presented."  

 Key Words：Sanxingdui, Altars, Temple, Sacrificial pits

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
神坛、神庙、祭祀坑

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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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的古文化曾在此连续发展了两千

多年，经历了距今4800～4000年左右的“三星堆

一期文化”（遗址第一期）、距今4000～3200年

左右的“三星堆文化”（遗址第二、三期）、距

今3200～2600年左右的“十二桥文化”（遗址第

四期）三个阶段［1］。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的

后半段，这里逐渐出现了一大批造型优美、内涵

奇特的青铜人像、神像、礼器和祭品，以及众多

金器和玉石礼器，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三

星堆古人在祭祀天地万物与祖先神灵时使用的神

器和祭品，但对这些器物的内涵、作用、产生原

因和使用方法，特别是它们最后埋入土坑之中的

原因和含义，则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推测。

我从三十年前开始综合研究三星堆起就一

直认为：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曾经是一个“以祭

祀活动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和组织统

一”的神权国家，“这种以原始宗教进行统治的

状况，反映了古国的古朴面貌。原始宗教在远古

社会中曾具有其特殊的作用，一方面，人们用它

来认识和解释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信仰

来组织社会、维系其特有的社会结构”。“三星

堆遗址发现了多处祭祀坑，各坑多为规整的长方

形，整齐地摆放着祭祀活动使用的器具，将祭祀

活动最后的状态存留了下来。三星堆最精美最重

要的文物，均出于祭祀坑中。”［2］

近年来，我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探索三星堆

文化的特征、成因与价值方面，在纪念一、二号

祭祀坑发掘三十年时约写了两篇文章之后，又喜

逢在三星堆新发现发掘了6座大型祭祀坑，其间

不断有媒体报刊采访约稿，几年内连续撰写发表

了十多篇文章，形成了一些宏观的看法。基本

意见可以概括为：“具有自身特色和文化传统的

‘三星堆神权古国’，是出现神奇的三星堆文化

的内在原因；而‘早期丝绸之路’所产生的广泛

文化交流，是三星堆文化面貌丰富多彩的外部原

因。”“神权古国的祭祀活动中心是三星堆文化

特征产生的主要原因，过度的社会财富消耗是三

星堆衰落的根本原由。神圣的信仰是它的精神主

体、神奇的艺术是其表现形式、神秘的历史是所

产生的后果，共同造就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类型，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地

位。”［3］

这次三星堆新发掘的6座祭祀坑，不但采用

了多学科的高科技手段展开大规模考古合作，还

通过大量电视直播和新闻报导，使广大观众和

学者都能第一时间来欣赏和研究这些稀世之宝，

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崭新的篇章。这

些新发现可能进一步证明上述认识是有一定道理

的，并通过新出土的一组奇异的“神坛”等重要

文物，与“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是一座“神

庙”、三星堆旁曾经存在一个“大型祭祀区”等

新发现和新认识，进一步展现出三星堆古人进行

祭祀活动的具体情景与主要场所，这有利于我们

深入了解和研究三星堆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与信

仰观念。本文拟从一组奇妙的“神坛”入手，结

合青关山大型“神庙”的结构与功能，和三星堆

南侧大型祭祀区众多“祭祀坑”的形成过程，简

略探讨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具体情况和基本架构，

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　神坛——三星堆人祭祀活动的理想形式

三星堆新发掘的6座祭祀坑和1986年发掘的2

座祭祀坑中最奇特、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就是那

些由人、兽、器物、建筑共同组合而成的“青铜

神坛”与“顶坛人像”“顶尊人像”。

“顶坛铜人像”出土于三号坑中部，埋在 

象牙层下方，入坑前曾被打坏烧毁（图一、图

二）［4］。人像的下半身残缺，上半身饰卷云

纹，浓眉大眼，高鼻阔口，庄严威武。头戴辫

索状方冠，双手托举着头顶上的一座多层“神

坛”。神坛最下层，将六个饰卷云纹的三角形器

相连，组成一个方形基座，三角形器尖端向上，

用来表现“群山”。有一头戴方冠、全身满饰卷

云纹的“神人”，正在施行法术，俯身从基座上

的“群山”中穿行而过。神人昂首挺胸，双手前

伸握拳，双脚弯曲上翘，姿态舒展优美。

“群山”状的坛座之上，是一个方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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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共饰10个圆涡（太阳）纹。平台上立着四根

短圆柱，共同顶着一个硕大的“有领铜瑗”状的

圆形垫圈。垫层上面又密集地立着四根长长的

细腰状圆柱，每根立柱的侧面，各有一条长长的

游龙攀援而下，前爪已踩在从垫圈旁伸出的牛

头之上，表明这四根立柱或许就是可通天达地的

“擎天柱”，它们分居于神坛四方，可能代表着

传说中支撑和沟通天地的“天之四维”。四根大

立柱的顶上，共同托举着一个圆盆状物，再往上

的部分已经残缺，很可能还有一些表现“天上”

或“神界”的其他物件，有待下一步的整理拼对

和研究。纵观这座“顶坛铜人像”的整体内涵，

它所表现的是要帮助神人灵兽通过祭坛上的神山

和通天柱，实现升天和下地的目的，因此也可以

直接称之为“铜人托顶通天神坛”。这种“升天

成仙”的精神追求，对蜀地汉画中的“天门”

信仰，乃至道教在四川的产生，都具有深远的 

影响。

八号坑最新出土的一件曾被称为“顶尊蛇身

铜人像”的器物，造型与身世更为离奇，尤其是

出土后发现它与二号坑出土的“鸟爪铜人像”下

半身可以合为一件完整的神像，引起了广泛关注

和热议（图三）。王仁湘在《快评三星堆·青铜

鸟人神坛》中，将它命名为“青铜鸟人神坛”，

结尾处着重从研究“鸟人”长着“獠牙”的特征

入手，得出它“是又一座太阳神坛”的结论。

王仁湘认为：“对史前中国艺术创意中的獠牙神

面，大体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流行年代大

约在距今8000～4000年前，在南北地区大范围流

行；獠牙构图基本类似，上下各一对，下牙居内

上牙居外，风格一脉相承。这样看来，獠牙神在

史前有大范围、长时段认同，这可以确定是崇拜

与信仰的认同。我曾以为商周神兽造型的通例，

一般没有带獠牙的人面出现，甚至还以为‘三代

再无人面獠牙神像’。这次三星堆的发现，修正

了这样的认识，当然还是觉得它延续的是更古老

的传统，与白陶表现太阳神一样，鸟兽人合体，

龇牙咧嘴，翔止自如，神性满满。三星堆这次发

现的‘鸟人’，除了尖尖的獠牙，还有圆圆的纵

目，这就是传说中古老太阳神的造型。耸立的太

阳神，似乎正高飞在空中，上面的尊中酒，下面

的罍中玉与贝，是虔诚的奉献。这不又是一座神

坛么，明明就是又一座太阳神坛。”［5］

我认为如果单纯从器物的造型结构来完整

描述，可以称它为“罍上倒立顶尊鸟爪突目神人

像”；而从“耸立的太阳神，似乎正高飞在空

中，上面的尊中酒，下面的罍中玉与贝，是虔诚

的奉献。这不又是一座神坛么，明明就是又一座

太阳神坛”的视角研究，将它简略地定名为“青

铜鸟人神坛”，则是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得出的一

图一　三星堆三号坑“顶坛铜人像”出土情况

（采自《考古》2022 年第 7 期）

图二　三星堆三号坑出土“顶坛铜人像”

（采自《人民画报》2022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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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有见地的称谓，并明确表述出了这座神像的

主题思想。

最近对这件器物的具体介绍已经很多，这

里不再赘述。关于这尊“罍上倒立顶尊鸟爪突目

神人像”被分埋在两座坑中的原因，我近日提出

了一种初步设想：三星堆旁有6座大型祭祀坑中

的器物，原来可能是摆放在“青关山F1”等大

型“神庙”之中的，因特大瘟疫等原因造成大量

人畜快速死亡时，人们便认为这些神器已经彻底

“失灵”，就将它们从“神庙”搬至三星堆西

南面的祭祀场地，先后进行了多次“燎祭”，再

分别将打碎烧毁的器物埋在了6座祭祀坑中（详

后）。从二号坑出土的曾被定名为“鸟爪铜人

像”铜器下半身腐蚀程度很低的情况来看，这一

部分可能在神庙中时，就已经从身体上断落下来

了。其下半身可能在祭祀中曾被反复使用，导致

表面光洁度很高（图四）。上下半身被分放在神

庙中的两处，在最后进行的数次“燎祭”中，又

被分为两批进行燎祭，最终被埋在两座不同的祭

祀坑中。这种设想是否有一定道理，提出来供大

家研究参考。

八号坑出土的另一个大型“青铜神坛”，结

构更加复杂清晰，内容也更生动具体（图五、图

一一）。王仁湘在《快评三星堆·神灵在高天》

中说：“这尊神坛共3层，上部有神兽，下部是

台基，中间部分是一组铜人像。古蜀人精致的制 

作，还有完美的创意，再一次震撼了人们。”［6］ 

他在文中分别从四方坛、四力士、井架杠、四

坐者、背罍妇、大神兽、跪兽者等七个方面，

详细介绍了神坛的具体情况，我很赞同。这里 

图四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鸟爪铜人像”（K2 ③∶ 327）
（采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纪录》，第 295 页）

图三　三星堆八号坑出土“青铜鸟人神坛”

（采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微博）

图五　三星堆八号坑出土“青铜神坛”局部

（采自《人民画报》2022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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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对各组人像的身份与神坛的功能，谈些个人

见解。

神坛下部为一座硕大的三层镂空方坛，外面

饰有卷云纹和兽面纹，说明它是一座能够帮助祭

祀者登高升空的祭坛。正方形坛面的十三座小型

云台之上，共有13个装束与姿态各异的人像，他

们分为四组，各司其职，正在共同举办一场盛大

的祭祀仪式。坛面上主要表现的是四个力士，肩

扛井架杠，将硕大的神兽抬起；有四个高冠华服

的突目神人，端坐在四方云台之上，正在施法助

祭；坛面的四角，各有一个戴冠跪坐的人像持物

陪祭（坛面上现存一个，另发现一个相同的散落

人像）；坛面正中央有一个浑圆的小丘，上面跪

着一个身背铜罍的小人像，可能是神坛上的主要

献祭者。神坛上层是由四力士肩抬着的一头健硕

大神兽，背上有一跪骑的人像，虽然上半身已残

断，但从神兽颈部残存的铜丝绳索可以看出，此

人正手握缰绳驾驭神兽准备飞升，从而表明他才

是这场骑兽升天敬神的盛大祭祀活动中的主角。

这种表现完整祭祀活动场面的神坛，在三

星堆祭祀坑中还发现了多座，其中以1986年在二

号坑发现的“青铜神坛”最为典型（图六）。经

过修复复原，可以看出它的下层是由两只地下怪

兽共同承托着一个巨型圆圈，代表大地；中层由

四个持物作法的巫师立人像支撑，代表人间；四

位巫师头顶着的四座三角形神山，代表上天；山

顶之上，又支起一座正在举行大型祭祀仪式的方

形“神庙”，屋顶四方饰有人首鸟身的“图腾”

和凤鸟，代表着天上的神界；“神庙”四周有20

个跪祭人像，每面五人，双手抱拳持物，正在进

行虔诚的祭祀活动。整个“青铜神坛”共同表现

出一种由天、地、人三界组成的完整宇宙形态，

和一次盛大而神圣的祭祀活动场面，尤其突显出

了“神庙”在整个祭祀活动中所具有的崇高地 

位［7］。

三星堆祭祀坑中多次发现各种各样的“青

铜神坛”“顶坛人像”和大小不一的“顶尊跪

祭人像”，以及由“青铜大立人像”“跪祭人

像”“侧跪人像”等大大小小众多青铜人像所表

现的祭祀场景，说明在三星堆古国时期曾广泛存

在通过设立“祭坛”来进行祭祀活动的重要文化

现象。三星堆古人可能认为用这种设坛登高祭祀

的方法，能够使他们更接近于上天和神界，更便

于向天上众神、列祖列宗、万物精灵表达崇敬，

进行交流，因此，“祭坛”就成了他们进行祭祀

活动时一种最为理想的形式。这些实物标本的完

整形态和所表达的具体内涵到底都是什么，还有

待深入细致地整理研究。其中二号坑出土的“祭

祀图玉边璋”上刻画的四幅画面完全相同、内容

详尽具体的线刻“祭祀图”，很可能为我们提

供了他们在进行“天上”与“地上”、“神界”

与“人间”、“祭祀者”与“被祭祀者”之间对

话交流的完整场面（图七）［8］。从目前的情况

看，这些“青铜神坛”和“线刻祭祀图”至少说

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时可能经常是在室外设

图六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神坛”（K2 ③∶ 296）
复原图

（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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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二是“神坛”具体表达出

了三星堆古人丰富而奇异的世界观和信仰观念。

这些“神坛”与线刻“祭祀图”的整体结

构和活动情况，说明当时设坛举行的祭祀活动可

能主要是在室外的祭台或高地上进行的，当时人

们认为这样能够更接近上天，更方便沟通天地与

人神。“神坛”一般分为坛座、坛面、坛上的

祭祀者等几个部分，通过坛上的神山、神殿、神

柱、神人、神兽等神圣之物，使人能在“神坛”

上直接与上天神灵和列祖列宗进行沟通与交流，

表达出对神灵的崇敬和期望。即使是“青铜大立

人像”等一些单独建造的主持祭祀者，从他站立

在由方台、兽首、卷云纹垫层组成的基座看，也

能表明他是站在“神坛”之上指挥整个祭祀活动

的（图八）。结合东城墙、西城墙上曾发现用土

坯垒砌的建筑基础，和月亮湾、仓包包等处城墙

附近发现许多祭祀坑的情况，三星堆时期古城的

城墙和高地，也可能曾是被作为祭祀活动使用的

“祭坛”或“坛座”，以便祭祀者能够从高处更

方便地与上天神界沟通。“祭祀图玉边璋”图像

下半部生动刻画出祭祀者跪在土丘上与天上众神

进行沟通的画面，土丘上还插着作为通天神器

的玉璋和象牙，表明这种土丘也曾是神坛。三星

堆的土堆虽然是用两侧堆土的筑城方法修建起来

的，但从三星堆与多座大型祭祀坑方向相同、距

离相近等情况看，它也极可能曾被用作举行祭祀

仪式的高台，大巫师很有可能就是站在土堆之上

指挥了最后的大型燎祭和瘗埋活动。因此我们推

图七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祭祀图玉边璋”（K2③∶201-4）
（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第 361 页）

图八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大立人像”（K2②∶ 149、
150）

（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第 544 页、图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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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三星堆古城中的一些城墙与高地，在防御功

能不强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曾被用作在室外进行

祭祀活动的神坛与祭台。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是，这些“神坛”

表达了三星堆古人丰富而奇异的世界观和信仰观

念。当时的三星堆古国正盛行着万物有灵的原始

宗教，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观

念。这些“青铜神坛”用人、兽、器物、建筑组

合在一起的方式，把当时人们想象中人神相通的

情景具体表现出来，形成一幅幅完整又形象的祭

祀场面，表达出他们对世界万物和人神关系的

认识，传达了一种特有的世界观和信仰观念。他

们认为天、地、人三界既是分层的，又是能通过

山、树、龙、蛇、鸟、兽和通天柱等神兽和神

器，相互之间进行来往和交流的。这些神坛、神

人、神兽、神树、通天神柱等形象生动的造型艺

术品，把神话传说中世人与万物之间相亲相通、

通过祭祀仪式与天神祖先进行交流的情景生动具

体地表现了出来，反映了古蜀人内心丰富而奇异

的世界观和信仰观念。

二　神庙——三星堆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

2005—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

星堆遗址西北部青关山高台地上，发掘出一座上

千平方米的大型单体建筑基址，定名为“三星堆

遗址一号建筑基址”，简称“青关山F1”，即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图九）［9］。它是三星

堆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单体建筑，也是迄今为

止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物之一，

成为继祭祀坑与城墙之后，三星堆遗址中又一个

重大考古发现。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平面呈长方形，残长

约64.6、残宽约15.7米，面积达1015平方米，建

在一座约16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大

房子”的围墙基础用红烧土块和卵石垒砌，宽

0.3～0.5米；墙外侧还有100多个“凸状”的檐

柱基础，各宽0.3～0.5米。“大房子”纵轴为东

南-西北走向，呈北偏西40°，朝向西北方的岷

山。“大房子”东西两端开有大门，中间有一条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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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达3米的“穿堂过道”，构成了房中的活动主

轴。通道两侧各有3排密集的小柱洞，每排20多

个，共126个。在红烧土墙基和室内夯土之中，

发现有10余处玉器、石璧和象牙的残件堆积。

“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是一座位于高台

之上的“神庙”兼“殿堂”。它可能是一座两面

坡重檐屋顶的大型单层单体建筑，顺着长条形大

房子的纵轴，有一条笔直宽敞的“穿堂过道”贯

穿全屋，房屋两端的中央开有大门，使整个建筑

物的主轴与通道呈东南-西北走向，指向西北方

众神与祖先所在的神山，具有特定的宗教意义。

通道两边各三排密集的小柱上，可能曾搭建着木

构的平台，朝向中轴通道，用于摆放神像祭器；

其中的一些木桩，或许曾是支撑“青铜人头像”

木质身躯的立柱。两边围墙内侧各有一排大立柱

的基础，粗细不等，排列也不整齐，它们是否曾

是神庙中安装各式“青铜面具（神像）”的“室

内立柱”？有待进一步论证。两侧木构平台中各

夹有两个用“U形红烧土墙基”构建的单间，可

能是用来放置大型神像或祭器，以供人们从中央

通道上进行祭祀与供奉，因此这座大房子就具有

了保存神像祭器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双重功能。大

房子的两端各有一个较大的空房间，可以进行集

体祭祀和集会议事，作为“群巫之长”的国王，

可能就是在这里代表天神与祖先来行使国家管理

权力的，因此这座大房子也就具有了“殿堂”的

性质和作用。总之，它是一座既可以安放和保

护大量神像和器物并进行重大祭拜活动的“神

庙”，又是可以举行重要集会议事决策以行使国

家权力的“殿堂”，可能就是整个“三星堆神权

古国”的一个宗教和政治统治中心［10］。

“神庙”既是当时三星堆古城中举行经常

性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也是三星堆神权国家走

向繁荣昌盛，三星堆发展成为宗教与政治中心的

重要标志。这座“大房子”建在上万平方米的大

型夯土台基之上，初步勘测夯土台基厚达数米，

其间还夹有多层红烧土痕迹，表明这种“神庙”

有可能经过了多次重建和扩建，因而变得越来越

高大宏伟，“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就是这种

“神庙”中最大和最后的一座。从它巨大的体量

和复杂的结构形态来看，三星堆旁6座大型祭祀

坑中的绝大部分神像与器物，原本都可能是摆放

在这种神庙之中的。

“三星堆中心祭祀区”多座大型祭祀坑中出

土的大批文物，原来必然要用一些大型建筑物来

放置。从器物的性质分析，这种建筑物最可能是

“神庙”“宗庙”之类的宗教祭祀场所。其中6

座大型祭祀坑中的器物，之前应主要存放于“青

关山一号大房子”等“神庙”中。随着一系列特

殊的大型燎祭活动的举行，神庙中神像和神器最

终都被焚毁和掩埋，“青关山一号大房子”这座

规格最高、体量最大的神庙，最后也被彻底毁弃

了。这些“神庙”的兴起和修建，是三星堆神权

古国逐渐走向繁荣昌盛，发展成为宗教与政治中

心的重要标志；而三星堆旁众多大型祭祀坑的反

复出现，则是三星堆发生灾变、走向衰亡的具体

表现。这种情况对于探讨大型祭祀坑中所埋文物

原来的存放地点、性质作用、使用方式、埋藏

原因，乃至于“神庙”最终被毁的原因等重大问

题，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三　祭祀坑——三星堆祭祀仪式的最终结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三星堆遗址内外曾发现

过很多各个时期大小不等的祭祀坑，以第三期的

数量最多，体量最大。其中包括1929年燕家院子

旁挖出400余件玉石器的长方形土坑［11］，2000

年在月亮湾城墙西侧发掘的8座不同形态的祭祀

坑［12］，以及青关山北侧第四期深沟中出土众多

金器玉器的祭祀坑“青关山H105”［13］等。三星

堆遗址各处还发现不少中小型祭祀坑，其用意都

是用这种方法把祭祀时使用的器具送往天上和神

界。从祭祀用品、祭祀过程，到建坑和掩埋行

为，均可说明三星堆时期这种埋藏祭祀用品的土

坑具有明确的祭祀目的和意义，它们既是某次祭

祀仪式的最后阶段，又是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人

们在祭祀仪式结束时有意制造的结果，都应该称

之为“祭祀坑”。

在三星堆西南方祭祀区专门平整过的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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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上，从1986年至今先后发现发掘了8座大型

祭祀坑（图一〇），出土上万件各类珍贵祭祀物

品，从祭祀对象、祭祀组织、祭祀用品、祭祀方

法等诸多方面，不仅说明三星堆遗址中曾经盛

行以原始宗教为核心的各种祭祀活动，同时证

明三星堆旁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宏大的“中心祭 

祀区”。

对于三星堆遗址西南部祭祀区中这些集中

有序地埋存大量祭祀用品的土坑，是否曾是祭祀

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应称为“祭祀坑”，

一直是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的答案始

终是很肯定的，即认为这些祭祀坑都是某种宗教

祭祀活动最后结束时有意造成的结果，都应该称

为祭祀坑。而“器物埋藏坑”论者一直坚持认为

这些坑的形成只是某种偶然事件造成的，或为敌

人入侵，或为内部动乱，都认为这些坑只是一种

被动的“善后行为”，并肯定地说所有坑都是一

次性同时掩埋的。他们认为这些坑的建坑和掩埋

行为本身都不具有任何宗教目的和祭祀意义，更

不是当时正在盛行的祭祀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只能用“中性”的“器物坑”之名来称呼。在祭

祀区许多新坑中发现众多复杂多样又有规律可循 

的情况之后，上述观点已经显得越来越不能自

种类、摆放顺序、分层办法、覆盖象牙、掩埋

过程、焚烧地点，和“一号坑中为何倾倒了大

半坑烧透砸碎的动物和人骨渣？”“八号坑的象

牙层之上为何又埋入了大量的破碎器物和红烧

土块？”以及“神庙”原在何处？为何失火？又

为何“非要全部搬到三星堆之后，再分开进行

埋藏？”等问题，对“神庙失火说”提出了质

疑。在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情况分析之后，我

们认为“神庙失火说”可能是“低估了三星堆

先民的信仰程度和真实意图，也低估了当时事

态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一场偶然的火灾，绝不

会让他们把‘神庙’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全部

丢弃掩埋，更不会因此放弃曾经繁荣兴盛的三

星堆古城而迁都。这期间必然是发生了一系列

无法抗拒的特大灾难，才迫使他们做出如此决

绝的行为，通过一组隆重而虔诚的燎祭仪式，

彻底处理了神庙中的所有神像和祭器”［16］。 

“敌人入侵说”与“内部动乱说”也存在着同

样的问题，即用“一个意外事件之后的善后处

理”去简单地否定这些坑的祭祀功能，并说

它们肯定是“一次性同时掩埋的”，都无法

合理解释这8座坑中大量复杂有序的奇特遗迹 

现象。

图一〇　三星堆遗址一至八号坑分布示意图

（采自《四川文物》2021 年第 2 期）

圆其说，也更加不能令人信服

了。近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中埋

存了大量祭祀用品的6座大坑，

很可能是“神庙失火”之后同

时掩埋的，应称之为“祭祀器

物埋藏坑”；只有在三星堆迁

都后他们的后人再次到此祭奠

时建造的两座小坑，即五号坑

和六号坑，才是真正的“祭祀

坑”［14］。

我 近 期 撰 写 了 一 篇 名 为

《三星堆祭祀坑为“神庙失火

说”的几点疑问》的文章［15］，

对“神庙失火说”提出了十几

个问题，从祭祀坑的位置、方

向与形状，到各坑差异、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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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再次提出：“‘祭祀坑说’依然值

得考虑”［17］，并从“失灵法器掩埋坑”的角度

提出自己的一种看法，以供大家研究参考。

我很赞同三星堆中心祭祀区这几座大型祭

祀坑中大量奇异的器物，原来主要是摆放在“神

庙”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并且明确提出“青关

山一号大房子”可能就是这种“神庙”的观点。

“神庙”中的众多神像和祭祀用品，是三星堆

人经过长期的创作、制造，或引进、仿造，或购

买、征集积累起来的，其中包括受祭对象、参加

祭祀人员、祭祀场景、通神器具、娱神祭品等

多个组成部分。平时三星堆人可能主要是在“神

庙”中进行经常性重要祭祀活动的，说明当时这

里曾经存在着一个“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

主宰”“神权支配一切”的神权国家，进而创造

出了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我也赞成三星堆中心祭祀区这些大型祭祀

坑中的大多数有可能是一种“失灵法器掩埋坑”

的看法，并把祭祀坑定名的理由简要概括为：

“坑内器物基本上都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礼器

溃、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我们推测：三星堆古

国最后可能遇到了一场特别严重的“瘟疫”，出

现了人畜大量无端快速死亡的情况，连他们的

“群巫之长——国王”可能也一同去世。在这些

无法理解又无力抗拒的特大灾祸出现后，人们便

开始对自己一直极度崇拜的神灵产生了严重怀

疑，认为可能是这些神祇和神器已经开始“失

灵”了，于是就将神庙中包括国王专用金杖在内

的部分神像和祭器，搬到三星堆西南侧的祭祀

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燎祭”，焚烧打碎了

人兽尸骨和神像祭品，郑重地把它们埋入到祭祀

区的“一号祭祀坑”中，用以表示将它们送回到

天上和神界，祈求天神和祖先帮助他们消除眼前

的灾难，再次给他们带来好运。

但灾祸可能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消减，反而

更加严重，人们便彻底绝望了，于是就从神庙中

搬来更多更重的一批大型神像和祭器，进行另一

次大规模的燎祭，形成“二号祭祀坑”和“三号

祭祀坑”。在数次燎祭都无效之后，三星堆人便

感到自己已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只好把所有

图一一　 三星堆八号坑器物埋藏情况

（采自《考古》2022 年第 7 期）

祭品、建造与瘗埋方式本

身就具有独特的内容和含

义、祭祀坑是某种宗教礼

仪活动的最终结果这三个

方面。”［18］我认为这些祭

祀坑曾具有明确的主观意

图和祭祀意义，都是三星

堆某些特定祭祀仪式的最

终结果。

关于三星堆西南方大

型祭祀区中6座大型坑形成

的直接原因，最大的可能

应是一组典型的“失灵法

器掩埋坑”。由于这些神权

国家“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

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

拔，因此垮下去了”［19］。

“过度的消耗”最终造成

了 全 社 会 严 重 的 经 济 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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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像祭器全部搬过来进行燎祭，形成了“七号

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图一一）。最后连

同神庙也一起烧毁，将所有残碎器物和一些墙体

烧土块埋在了八号坑的器物层和象牙层之上（图

一二），然后迁都至成都的金沙遗址。

关于“四号祭祀坑”，由于埋藏的主要是日

用陶器和“扭头铜人跪像器座”等实用器，在象

牙层上覆盖了很厚一层尚未烧透的热草木灰，填

土中还发现了一些大型器物上的条形金饰件，因

此四号坑有可能是将“神庙”两端“大房间”中

的实用器物，或者是“神庙”之外另一座建筑物

中的实用物品，单独进行“燎祭”之后形成的一

座较为独特的“祭祀坑”。它的具体时间，可能

是在二、三号坑埋藏之后，而在最后形成的七、

八号坑之前。

从最新的发掘和研究情况看，这6座大型祭

祀坑的埋藏时间也许相距并不太久。但从各坑的

形状、大小、方向、深浅，特别是埋藏器物的多

少、品种，分层放置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填埋的

土质、灰烬、骨渣的不同情况等诸多差异来看，

可以充分证明它们不可能是一次性同时埋藏的。

其中一号坑和四号坑的特殊性很强，只有二号与

三号坑、七号与八号坑有可能同时埋藏。至于坑

体较小、瘗埋器物品种和方法大不相同的五号坑

和六号坑，从打破关系、坑体大小、埋藏方式、

器物内容分析，很有可能是三星堆古国的后人，

在多年后再次来到这里进行“祭奠”时建造的祭

祀坑。

综上所述，我推测三星堆中心祭祀区8座祭

祀坑的先后顺序大体是：埋藏着大量神像祭器的

6座大型坑中，一号坑最早；二、三号坑其次；

四号坑略晚；七、八号坑最后。坑体较小的五、

六号坑，则是多年后进行“祭奠”的祭祀坑。这

就是我对三星堆祭祀区8座大型祭祀坑成因和过

程的简单分析：即“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

奇面貌的主要内因；“过度消耗”所造成的社会

崩溃和信仰危机，则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众

多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

这或许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为什么青关山

神庙中的大量神器，一定要搬到三星堆旁的祭祀

区来，并通过多次隆重的燎祭仪式，把它们打碎

焚烧，分别埋到多座祭祀坑之中的原因。从新发

现的一些遗迹现象分析，三星堆旁的这个大型祭

祀区，还受到了三星堆古国后人的精心保护和继

续祭奠，形成了五号坑和六号坑及一些祭祀性建

筑。此后这里未再遭到重大破坏和扰动，从而将

一个神权国家的主要祭祀场所和几乎全部艺术精

华，奇迹般地完整保存到今天，为后人留下了一

处奇特壮观的宏大祭祀活动场所，和上万件精美

奇异的神像祭器。

四　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

这次三星堆大发掘不但组织了三十多个单位

数百名专家学者和青年才俊参加工作，而且广泛

听取了国内外同仁的意见，表现出了主持者开放

包容的宽宏气度。我作为一个热心的旁观者，在

这里坦率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对祭祀

区中6座大型坑的形成原因做出一些具体推测，

请一线工作人员和广大观众学者检查验证。目

前发掘工作尚未结束，整理研究刚刚开始，完整

资料和最终意见要等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完成之

后加以确定。这里我再把自己的看法做个简要归

纳，供大家研究参考。

各种形态的“神坛”，与众多青铜神像、人

像、神兽、神器的大量出现，表现了三星堆古人

进行大量祭祀仪式时的理想形式，反映出举行各

图一二　三星堆八号坑上层残碎器物与红烧土块出土情况

（采自《中国文化研究》202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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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祭祀活动已经是当时社会的常态，成为三星堆

神权国家逐步走向成熟、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而逐步兴建和不断扩建的存放神像祭品并举行祭

祀活动的“神庙”，就成为了三星堆神权国家举

行经常性祭祀活动和实现管理职能的中心场所，

形成整个国家的宗教和政治统治中心。三星堆古

人还有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后，把祭祀用

品埋入土坑的习俗，用以表示将它们送往了天上

和神界，表达出对天地万物祖先神灵的敬重与奉

献。“三星堆遗址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形式、内

容、时代、等级的各式祭祀坑，数量可能有几十

甚至上百个之多，它们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经

常进行祭祀活动的产物和实证。”［20］在三星堆

祭祀活动越来越兴盛的基础之上，从“神坛”的

出现，到“神庙”的兴建，再到“祭祀坑”的形

成，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

如果说各种“神坛”与众多神像、人像、

神树、神兽、祭器的出现，是了解三星堆经常性

祭祀活动情况的基础资料；那么不断兴建与扩建

的“神庙”，就是展现三星堆神权国家举行重要

祭祀活动的核心建筑；而众多祭祀坑则是三星堆

祭祀活动的最终结果。“神坛”“神庙”“祭祀

坑”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基本框架。苏

秉琦认为：“文明起源的推断要看组合”；“组

合以及和组合配套的东西，都是我们寻找文明起

源的线索。”［21］因此我们认为：“神坛”“神

庙”“祭祀坑”，或者说“坛、庙、坑”，就是

三星堆神权古国文明因素的一套典型“组合”。

这种认识是我对苏先生学说的一点学习体会，也

是我们多年来进行三星堆研究基本观点的一个

简要摡括。我在此明确地把它正式提出来，是否

有一定道理和说服力，请大家研究探讨，批评 

指正。

要真正破解三星堆之谜，还需要深入探讨

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成因和意义。我们对这些问

题曾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三星堆博物馆

1997年建成时，我曾提出“三星堆文化的一个重

要特色——神”的观点，认为“神圣的信仰是精

神主体，神奇的艺术是其表现形式，神秘的历史

是所产生的结果”［22］，以后又认识到“神权国

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23］，进一步认为“三星

堆文化阶段仍然是神权古国”［24］，从而概括出

“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内

因；“早期丝绸之路”是三星堆文化丰富多彩的

外部原因；“多元一体”是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

明中的历史定位三个基本认识。

（一）“神权国家”说

我认为“三星堆文化阶段仍然是神权古

国”，主要有两个理论依据：一是苏秉琦提出的中

华文明经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的理

论，并提出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

二是李伯谦关于古国阶段的国家可分为“崇尚神

权”与“崇尚王权”两大类型的论述，和“我完全

同意三星堆王国是‘神权国家’”的观点。

苏秉琦认为，“国史的核心是一立体交叉，

多次重复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

“五千年前出现了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不

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了古国时代”，

“早期古国在4000年前发展为方国”，“在2000

年前汇入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一国家早期发

展的‘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的国家

发展道路”［25］，这一重要论断已为大量考古资

料所证实，并为中国考古学界广泛认同。苏秉琦

1987年在广汉“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

会”上，正式提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

命题［26］，三星堆博物馆也一直以“古城古国古

蜀文化”为基本陈列的主题名称。

李伯谦进一步提出，“古国阶段”的国家，

分为“崇尚神权”与“崇尚王权”两大类。“文

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

“红山古国走的是通过铺张的祭祀活动崇尚神权

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来决定”；“良渚文

化……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崇尚神权

的宗教观，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

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仰韶古国走

的是崇尚军权、王权的道路。……实践证明，崇

尚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因比较简约并注重

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了”。“事实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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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

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27］三星

堆文明可以说是这种神权国家因过度消耗而“垮

下去了”的又一典型案例。

对于三星堆文化，李伯谦也曾说过：“我

完全同意三星堆王国是‘神权国家’的观点，三

星堆遗址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

见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已完全可以证明

这一点。”［28］因此我认为：“三星堆文化”曾

是一个“神权国家”，即使是进入到青铜时代之

后，它可能仍然停留在“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

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的阶段，进而用新

材料新技术制造出大量祭神使用的精美又神圣的

艺术作品，创造出了璀璨夺目的三星堆文明。三

星堆可能是长江流域诸多“神权国家”中发展程

度最高、延续时间最晚的一个。这种特殊而又滞

后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可能就是造成三星堆

文化神奇面貌的关键所在；而“把大量社会财富

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

了”，则是“三星堆神权古国”快速衰亡的根本

原因。

（二）“早期丝绸之路”说

“各地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三星堆文化

面貌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这是大家通过考古新

发现达成的又一重要共识。三星堆文化虽然地处四

川盆地腹心地带，但他们并不封闭保守。三星堆古

人以对天地万物和外地情况的高度好奇心和探索

精神，用自己盛产的丝绸和独特的文化与周围进

行着广泛交流，吸收了多方面的优秀文化因素，

从而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社会文化面貌，在交流互

鉴中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这次三星堆大发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可

能就是众多丝织品和制作技术（如玉质“打纬

刀”）的确认，证明三星堆曾盛产丝绸用品，

成为“早期丝绸之路”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以其

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神圣的信仰习俗，与外界进行

广泛的交换和交流，吸引并吸收了多方文化因

素，形成了一个神奇的区域性古代文明中心，进

一步丰富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特色、内涵与 

外延。

（三）“多元一体”说

“三星堆考古发现充分见证了中华文明的

多元一体”，是大家通过三星堆发掘研究得出的

最主要的一个学术共识。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

器和玉石礼器的器形，大多与中原夏商时期的礼

器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很多制作技术和意识观

念也多是来自中原地区。三星堆以青铜尊为主要

祭祀礼器的特征，又与长江中游各青铜文化高度

相似。三星堆的生活用具中还有很多黄河和长江

流域重要古代文化的因素。这些都说明三星堆文

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明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类型，既有

鲜明的独创性，又有强烈的共同性，在中华文明

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正如

李学勤所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

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

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

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

蜀文化求得解决。”［29］

总而言之，“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

奇面貌的主要内因；“过度消耗”是三星堆快速

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由；“早期丝绸 

之路”是三星堆文化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多

元一体”是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定

位，这就是我们对三星堆文化成因和价值的基本

认识［30］。

注释：

［1］关于三星堆遗址各期文化的年代分期和命名问

题，我一直使用原发掘单位的测定年代和意见。

20世纪80年代，通过一线发掘者的整理研究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测定的

18个数据，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初步界定

在距今4800～2800年间，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

集（1965—1991）》，第224～226页，文物出版

社，1992年。关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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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1999年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的结论

是：一号祭祀坑器物埋藏时间应在殷墟一期末与

二期之间；二号祭祀坑器物埋藏时间应在殷墟二

期至三、四期之间，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三星堆祭祀坑》，第429、432页，文物出

版社，1999年。一、二号祭祀坑具体年代一般是

说在距今3200年左右。一号坑碳十四测年数据为

北京大学考古系提供。今后是否需要根据新的测

年和研究结果做出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将以正式

发表的综合发掘报告为准。

［2］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

《四川文物》1992年增刊。后收入笔者的第一本

论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第176～200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详细的论述，还可

参见笔者撰写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书

中的有关章节（《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第

123～46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3］赵殿增：《我对三星堆文化特征成因的认识》，

《中华文化论坛》2021年第3期。我近年就此问

题发表的主要文章还有：《三星堆神权古国研

究》，《四川文物》2019年第1期；《略论三星

堆祭祀坑》，《美成在久》2021年第6期；《祭

祀坑—神庙—神权国家——试析三星堆之谜》，

《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三星堆祭祀坑为

“神庙失火说”的几点疑问》，《南方文物》

2022年第3期；《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

源——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

的关系》，《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略谈三

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关系》，《江汉考

古》2022年第2期等。

［4］本文介绍的一些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除注明出处的

外，均源于电视和新闻报导。

［5］王仁湘：《快评三星堆·青铜鸟人神坛》，“器

晤”微信公众号2022年6月19日（https://mp.weixin.

qq.com/s/5Gy1U77HB3TEraEyRtkvnw）。

［6］王仁湘：《快评三星堆·神灵在高天》，“器晤” 

微信公众号2022年6月18日（https://mp.weixin.qq.

 com/s/NwzVP2_EYjpLoJTDmWi Fzw）。

［7］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

第231～233页；

 b.赵殿增：《三星堆青铜神坛赏析》，《文物天

地》2001年第5期。

［8］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图”玉璋再研究——兼

谈古蜀人的“天门”观》，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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